
秧苗长到翠绿色，稀松插长在水田
时，小雅的夏天就来了。没有课的时
候，梁云强就在家干农活，跟着时令打
整好土地里的事。轮到上课时，他就利
索回到学校，专心教好学生知识。在既
不农忙也不上课的时候，他会和团队在
一起排练，走村串寨演出，或去到县里
市里甚至省里参赛表演。

42 岁的梁云强，生活简单又多彩，

他是正安县小雅镇东山小学、梅子坝小
学的代课老师，是一位勤劳朴素的农
民，也是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马马灯第九代传承人。

“马马灯”是什么？大多数情况下，
初次见到梁云强的访客都会感到好奇，
但这由好奇引发的问题总能打开梁云强
的话匣子。“马马灯是一种民间灯戏，兴
起于明清时代，是老百姓祈福纳祥、欢
庆节日的方式。”谈到马马灯，梁云强滔
滔不绝。

马马灯在正安小雅镇一带十分流
行，演出内容主要以三国时期的故事为
主，融合弹、拉、说、唱、演等各种技
艺，服装打扮鲜艳明亮，唱词语言多为
村言俚语，表演形式则粗放优美，幽默
谐趣，十分热闹。过去，这番热闹场景
是过年过节最期待的节目，但随着时代
发展，人们的生活涌入了更多现代化色
彩，马马灯逐步退出大众舞台，成为特
定化场景中颇具“实用性功能”的一个
角色。

“这是困境，也是思路。”作为第九
代传承人，梁云强对马马灯如何在新时
代传承发展有着清晰的目标和计划。他
将自己的想法和实践总结为两条“路
子”，一是以旧创新，融入时代，进行更
加贴近生活的唱词改编，扩大受众群
体；二是活态传承，加大兴趣培养，让
非遗文化走进校园。

“只要能被记住，还能在人们的生活
中发挥作用，就很好了。”梁云强对马马
灯的未来保持着一种“松弛的乐观”，他
形容这是“播种”与“生长”的关系，
只要撒下种子，它总会在合适的时机和
环境下发芽，无论是长成小草还是小

花，那都是好的。
梁云强也将这种“松弛的乐观”状

态融入到自我生活中。19 岁离乡外出务
工，见识到广阔世界后又选择回到家
乡，成为一名代课老师。回家后，他正
式加入到马马灯团队中来，进行系统完
整的学习，跟着老师傅们奔赴村寨田
野，扮好每一个角儿。接下接力棒，他
又将马马灯带向更大的舞台，在省里、
市里表演展示，得到了许多传承的新思
路。尽管看上去他的生活节奏紧密，但

“慢慢地松弛”是每一个节拍的内核。
有机会演出时，他用心对待每一次

上台；如若没有，也不焦虑浮躁。在学
校，他开设的非遗课全凭学生自愿报
名，只要加入进来便全力教授，帮助学
生找到适合的角色。学习马马灯是一件
需要时间去酝酿的事情，学生们或许刚
上道就要面临升学从而离开学校，但梁
云强并不会为此烦恼。“孩子们接触过马
马灯，知道家乡有这门艺术，且自己曾
参演过，到了 60岁还能想起它，还能说
给下一代人听，这不就是传承吗？”

马马灯戏角色繁多，有报事、关
羽、车夫、马夫等，每一场戏所需要的
角色也不一样，一般演出最少也要 10来
个人。梁云强的团队目前有 30余人，他
们不同年龄，也来自不同的村寨，但每
一场演出都能整齐到场，梁云强觉得，

“这是一种朴素的热爱。”梁云强在团队
里一般扮演女旦的角色，但如果有其他
角色需要，他也能补齐位置，跟上节
奏。“没事的时候也都学一学，熟悉一下
流程。”梁云强谦虚地说。

除了喜欢自主学习马马灯，梁云强
还自学了竹竿舞、鬼步舞等艺术，他将

这些比较热门的舞蹈当做课外兴趣教给
学生们，和他们一起度过快乐的课堂时
光。一位名叫王霞的学生受到老师影
响，非常喜爱马马灯戏，升学到初中
后，她以自己亲身体验写了一篇主题为
马马灯的作文去参加县里面的演讲比
赛，获了奖。谈起这件事，梁云强脸上
满是笑意，“只要正确引导，他们总会感
受到其中的乐趣。”

正安县文化底蕴浓厚，民间文化丰
富多彩，为了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正安大力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突破工
程，扶持挖掘当地民族文化资源，致力
于让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有了政府
的支持鼓励，梁云强觉得有了发展的

“盾牌”，“政府支持，我们才有去外面交
流学习的机会，才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也才能让更多人看见马马灯。”梁云强笑
言，“我跳的竹竿舞都是在省里面演出时
和同行的老师们学的。”

记者到访那天，梁云强没有课，趁
着下课时间，他组织东山小学的学生们
演出了一场马马灯戏。10 余位学生熟练
地换好着装，就位等待。号令开始，两
个幺妹 （角色） 手持竹扎彩布糊成马头
状，两个马牌 （花鼻子） 持马鞭，四人
且歌且舞，一唱众；还有两人两手持彩
杆灯笼站于场外，另有主唱和锣鼓手。
锣鼓声起，场中四人舞起来，画面热闹
有趣。孩子们手舞道具，认真演绎，表
情专业，有板有眼。

表演结束，梁云强大声喝彩，积极
回应着场上的小演员们，尽管演出途中
有些许“小插曲”，但梁云强竖着大拇
指，像是告诉孩子们，“没关系，不着
急，慢慢来。”

“月光波动，天地琴弦，万
物生长，如歌行板……天地与
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4月
16日，在湖南卫视 《你好星期
六》 节目中，巩中辉以舞者的
身份与杨丽萍、周深首次同台
演绎了 《和光同春》。这是联合
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
大 会 第 十 五 次 会 议 （COP15）
的主题曲。

强调自然以及自由的环境
舞蹈，是当代舞蹈发展中的一
个重要门类。巩中辉就是其中
的成熟创作者及表演者。采访
中，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本 《后
人类纪的共同生活》，说明这是
最近正在读的书。“面对疫情、
环境污染、战争等重重危机，
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往回寻找
最初的生活意义，在艺术领域
尤为如此。”于是，巩中辉喜欢
把舞台放在户外，返璞归真，
他认为艺术表达回归自然是一
种趋势。

2018 级 的 毕 业 作 品
《CHAN》 就是这样一次户外剧
场实践。随着密林中的大幕拉
开，蛰伏于地下长达 17 年的
蝉，待到羽化那一刻，成千上
万只从地底下钻出来，遮天蔽

日地飞舞，兴高采烈地鸣叫，
只为这一夏高踞枝头栉风沐雨
的吟唱。

从侗族音乐 《蝉之歌》 中
抽取“蝉”这一昆虫的形象作
为依托，以“蛰伏-破土-蝉
鸣”这一生命演化现象来探讨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 作 为
《CHAN》 的编舞老师，巩中辉
认为，作品中的蝉是一个生态
符 号 ，“ 我 们 希 望 通 过
《CHAN》 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这一美好的愿望，表达对
大 自 然 的 敬 畏 和 礼 赞 ， 展 示

‘天人合一’的贵州生态智慧。”
文化学者、《贵州文库》 总

编纂顾久曾表示，在贵州，广
大少数民族同胞和农民群众有
着道家遵循自然、守雌不争，
乐天知命、朴直和谐的精神特
点。他们用自己的艰辛劳动，
支撑了贵州人的生存和发展，
更形成了与异文化和谐共处的
基础，保存了贵州文化的多样
性。而 《CHAN》 对于侗文化中
的生态理念的提取正是如此。

于是，当《蝉之歌》和《尚重
琵琶歌》在暮色中渐次响起，夏
天的欢愉、生命的绽放以及少女
们的浅吟低唱，久久不息。

用艺术参与生态保护

邓英拿着镰刀走在地里，显得有些
豪迈。这位出生于黔西南州晴隆县中营
镇的女博士，留着短发，戴着眼镜，举
手投足间透着一股来自于土地的质朴气
息，让人觉得“有点野”。

这种“野性”是邓英面对困难和压
力时，在潜意识里所升腾起的自信。但
她却始终告诫自己要低调行事。那句

“别人能做出来，我也能做出来”的话，
算是学术宣言，但刚说出口又觉得“言
出必行”压力山大的邓英，让人觉得有
些憨厚可爱。

作为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蔬菜研究室主任、贵州省蔬菜专班韭黄
小分队队长，邓英对于蔬菜育种格外看
重。她说，“现在育种技术已经很先进
了，但只有自己掌握的，才是自己的技
术，我们不能靠别人的技术。”

原来农业也讲科学

1998 年，邓英考上贵州大学农学院
园艺学专业时，说实话有些失落。

出身乡村的她并不避讳自己的“见
识短浅”。比如小学三年级时，被表姐吓
唬四年级的课程太难，躲在家里绣了一
年鞋垫，直到想明白“四年级的课程肯
定会比三年级难”，又屁颠屁颠地跑回学

校。而对于高考填报志愿，起初邓英对
“园艺学”的理解大抵是类似园林设计、
插花艺术这样的专业，不曾想课程主体
还是和“老家干的农活”有关。

当年贵州土地贫瘠，学农在人们
眼里自然不是个好出路。对此，母亲
曾 问 邓 英 “ 是 干 农 活 好 ， 还 是 读 书
好”，从小成绩优良的邓英说“是读书
好”。于是，这个能够挑 50 公斤谷子的
女娃，就算翻山越岭、班车挤哭也要
去县城里读高中。

可如今兜了一圈又回到地里，干的
还是挥锄头、抬泥巴这些轻车熟路的事
情，邓英的失落是显而易见的，却也只
能硬着头皮先把书读好。渐渐地，邓英
在专业学习中发现，“原来农业也讲科
学，种地并不只是顺其自然。”

2002 年，邓英从贵州大学毕业进
入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工作。起初两年
在修文县久长镇兴隆村蹲点，引导当
地百姓梨下套种蔬菜。邓英喜欢这样
漫 山 遍 野 地 跑 ， 冬 天 果 树 进 入 休 眠
期，她便带着乡亲们修剪果树，为来
年搏得好收成。

“但大学里学习的知识在地里做做指
导还行，真正想要在技术上有所突破，
很难。”为了弥补不足，2006 年，邓英
前往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攻读蔬菜学

硕士学位，并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锁定在
单倍体育种上。据了解，这种植物育种
手段可以明显缩短育种年限，但由于技
术复杂，在国内属于“很多人尝试却难
出成果”的局面。

邓英记得，当年李桂莲在听取自己
申报贵州省科技厅项目“蔬菜单倍体育
种 （芸薹属蔬菜小孢子培养） ”技术研
究时，问了一句：“你做不做得出来？”

“别人能做出来，我也能做出来。”
邓英的声音斩钉截铁。其实她哪里想得
那么长远，不过看中了单倍体育种的实
用价值，想要抓住一切机会做自己想要
做的事情。

啃下一块硬骨头

2013 年，经大学老师张万萍推荐，
邓英如愿以偿考上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研
究生。这次邓英的研究方向依旧是单倍
体育种，不过研究的植物从十字花科的
白菜变成了葫芦科的黄瓜。

“以前我从不让博士生碰这个，是怕
博士生毕不了业。”黄瓜单倍体育种有多
难，邓英和导师陈劲枫初次见面，便被
打了一剂预防针。

南京农业大学在业内久负盛名、高
手云集，陈劲枫是如何选中邓英来啃这
块硬骨头的，邓英不得而知，只是多年
后从老师张万萍口中得到导师对自己简
短的评价：“她很有思路。”

从西南腹地贵州到六朝古都南京，
邓英今时今日回想起来，对南京的风景
名胜可谓是一无所知。早晨天不亮就出
门，到深夜才回到寝室，加之实验室在
地下一层，她自嘲干得“暗无天日”。但
每当在实验室里干得头昏脑胀，邓英便
要去学校的基地里出一身汗，直言比起
写论文、做实验，更喜欢在地里面干
活，享受大汗淋漓后的神清气爽。

那时候，邓英贵阳家中 5 岁的儿子
实在太想妈妈了，就自己坐飞机 （托管
服务） 来南京看妈妈。给人留下了贵州
人很大胆的印象。

基础科学有时靠的并不是灵光一
现，而是脚踏实地的付出，在走出洞穴
之前，你并不知道前方的路还有多长。
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反复试验着，以至于
最后邓英在总结失败经验时说：“之前，
也许做得不够多、不到位，而自己胜在
有耐力和执行力。”

2016 年夏的某一日，邓英照例走进
实验室察看，她忽然在众多培养皿中发
现一簇新绿，那小小的、鲜嫩的绿色植
株探出头来。邓英看着它，仿佛也被它
看着。在片刻的停顿后，一个声音在邓
英的心中响起：“黄瓜单倍体培养成功
了！”

育种是产业发展的基础

白旗韭黄，来自安顺市普定县的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在当地有着近百年的
种植历史。作为蔬菜中的奢侈品，韭黄
和韭菜尽管同根同源，一字之差，口
感、售价都是云泥之别。甚至在人们对
于产业附加值还没有概念的过去，村子
里已流传着“种韭黄的人家，媳妇好
找”的说法。

2018 年，在全省“来一场振兴农村
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背景下，普定
县将白旗韭黄确定为推进当地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一县一
业”的主导产业，以白旗村为中心联动
周边村寨推出 10万亩韭黄种植基地。产
业规模化、产品打品牌，还需要农业科
技专家保驾护航，2019 年，邓英戴上了

“贵州省蔬菜专班韭黄小分队队长”的袖
套。

“从韭菜到韭黄，靠的是阻隔阳光照
射，使之不能发生光合作用。白旗韭黄
种植有自己的特色，通过割青套上遮光
罩，自然生长出来，根茎肥厚，叶片嫩
脆，口感更为香甜。”说起白旗韭黄，邓
英满是自豪。

播种一次，采收 3-5 年，每年收割
两次，且采收时间灵活可控，亦不怕暴
雨、冰雹等自然灾害，市场价值高。但
蔬菜种植讲究精耕细作，邓英有着自己
的步调。

她一方面指导企业在品种上要选择
抗旱、抗病虫害、直立性好的，土壤要
选择土层深厚、肥沃、有机质含量高
的，怎么制定厢面、怎么播种、怎么进
行 宽 窄 行 栽 培 ， 使 得 每 亩 可 以 达 到
2800- 3000 窝 ， 年 产 量 在 2000 公 斤 以
上。一方面在韭黄小分队的日常工作之
余，邓英又自发地带着队员们启动了韭
黄的品种资源收集工程。

在邓英看来，育种是农业产业发展
的基础。“现在农户都买种子，买来的种
子开花后连花粉都没有，所以技术还是
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行。”她希望把自己
在单倍体育种领域的研究经验应用在韭
黄上，以此来大大缩短韭黄的育种年
限，选育更加优良的品种，为白旗韭黄
的产业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

作为家中长女，邓英从小便有着
很强的责任心。她说自己读博的时候
就想好了，要用所学知识担负起更多
社 会 责 任 ， 大 干 一 场 。 而 在 记 者 看
来，因为不愿在退休的那天回顾一生
碌碌无为，所以年轻的时候开足马力
拼命努力，相较于祖辈们站在泥土里
辛勤劳作，邓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与
土地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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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学博士邓英：

换一种方式与土地打交道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舞者巩中辉：

我与贵州有一种艺术契合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非遗传承人梁云强：

让老去的马马灯慢慢新生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缨 向秋樾

邓英，贵州晴隆人，贵州省农
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博
士、蔬菜研究室主任。 1998 年贵
州大学园艺学院攻读园艺学本科，
2002 年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
究所工作。 2006 年西南大学攻读
园艺园林学院蔬菜学硕士， 2013

年南京农业大学攻读蔬菜学博士，
一直从事蔬菜遗传育种与生物技术
科研工作及蔬菜种植技术推广。现
为贵州大学生科院生物工程硕士生
导师，贵州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
物学学会理事，贵州省蔬菜专班韭
黄小分队队长，省级科技特派员。

第二次见到巩中辉是在照壁山的后山剧场。为了准备贵州师范
大学音乐学院 2018级舞蹈学专业 5月 15日的毕业设计作品展，巩
中辉一直在忙里忙外，甚至认真地收捡着场边的垃圾袋。

作为杨丽萍的麾下大将，巩中辉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
曾任北京现代舞团执行艺术总监，现任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
系主任，GGDC （嘎嘎舞团） 以及 PCDC （孔雀当代舞团） 团长，
让人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 《十面埋伏》 中的刘邦，虎年春晚的 《土
地之歌》 等。而此前，我对巩中辉的印象是有些腼腆、朴实，他皮
肤黝黑，说话时下巴离桌面不过几厘米距离，随着观点的表达轻微
晃动着。换句话说：你能从这样的肢体语言中感受到强烈的艺术
气息。

巩中辉是江苏人，但自认为
自己的艺术表达“很贵州”。这
段经历源于当年在北京现代舞
团遇到贵州籍舞蹈家高艳津子。

“哇，她身上自带贵州味
道，那种原始、古朴和神秘就
是 《山海经》的味道，一个人神
共处的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世界。”带着这样的想象，巩中
辉先后于 2007 年、2009 年来到
贵州参加舞蹈比赛，在贵州卫视
《武 艺 超 群》节 目 中 拿 到 第 二
名。在比赛期间看到高艳津子
的母亲罗丽丽给贵州师范大学
排的剧目，对于一个西部高校
的舞台能够如此大胆、前卫，
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在贵州采风，觉得这
方眼前山水，就像武侠小说中
高手修行的地方。“我之所以走
上舞者的路，是因为小时候喜
欢武术，当地歌舞团来招人的
时候，以为可以学翻跟头才去
的。所以初识贵州，我就有些
认定能够在这里功力大涨。”巩
中辉说。

2016年，巩中辉入职贵州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把
家安在了贵阳。2019年初，在
学院的支持下，他与其他两位
舞蹈教师何欢、袁敏，制作人
莫依成立“嘎嘎舞团”，旨在将
国际前卫的舞蹈语言与贵州文
化相结合，其成员大多是贵州
师范大学的老师与学生。

找准定位之后，巩中辉开
始了在贵州的艺术探索。

初识贵州有《山海经》的味道

“过去人们认为舞蹈是一种
偏于图解式和抒情，但讲故事
很难的艺术表现，所以更多以
伴舞的形式出现，但其实隐藏
在舞蹈肢体语言之下的内容非
常丰富。”巩中辉认为，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从绘
画、文学、音乐进入舞蹈的身
体审美。这也是近年来，舞剧
市场不断回暖，舞蹈类综艺节
目频频出现，甚至有了 《舞蹈
风暴》 这样好口碑节目的原因。

巩中辉认为，贵州有很多
原生态的、民族的元素可以融
入舞蹈之中，通过舞蹈艺术来
展示“山地公园省 多彩贵州
风”的生态、文化，表达贵州
之美，是值得钻研的方向。

2019年，贵州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 2016级舞蹈学院毕业汇
报 演 出 中 ， 一 场 名 为 《Miao》
的现代舞舞剧展现了巩中辉的

“后人类身体剧场”探索。巩中
辉说，这部舞剧灵感来自靠古
歌记录历史的苗族文化，表演
中，舞者们通过肢体语言传承

文 化 、 描 绘 万 物 生 灵 。
“ 《Miao》 试图从苗族自古至
今的生活方式中寻找到一个切
入口，用后人类理论的视角审
视当今的民族文化。”

2022 年除夕，原生态情景
表演节目 《土地的歌》 登上央
视春晚，舞者们在非遗原生态
的 音 乐 中 ， 展 现 着 属 于 山 、
水 、 林 、 田 、 湖 的 独 特 生 命
力 。 巩 中 辉 参 与 了 “ 山 ” 和

“水”两个场景的表演。在开篇
“山”场景中，一轮红日之下，
巩中辉伴着音乐起舞，山的力
量感在他的演绎下被表达得淋
漓尽致。

“你能够从巩中辉朴实的表
达中，感觉到土地的厚重。”一
位 业 界 观 众 说 。 巩 中 辉 则 表
示，自己在表达“山”“水”这
个篇章的时候，感受到来自贵
州山水的滋养。“我能感受到身
体的那种喀斯特地貌，弯弯曲
曲、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那种身体感，这就是贵州
的山水给我的。”

用舞蹈表达贵州之美

博士名片

梁云强，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马马灯第九代传承人。

巩中辉


